
读 者

在“文革”年代遇见孔子
梅小■

全球一体，美雨欧风，似乎无以抗衡。
不意“国学”大噪，网络、电视，各种“先进”
的传播方式，都在参与鼓吹古老的《论语》
和其他传统经典。

与今天的“提倡”不同，我是在怪异的
背景下接触《论语》和蒙学读物的。

1973年夏天，我结束了“知青”生活，从
内蒙古农村回到北京， 被分配到一家小工
厂。因为年轻，精力充沛，又多少识几个字，
我不久便和几个青工一起，被指定为“工人
理论小组”成员。搞“理论”，原则上不脱产，
但经常要外出听报告，回厂后在大会上“宣
讲”，风头十足，本职工作却往往得由师傅
们代劳。

那么，被称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我们这
些人，听了些什么报告，又宣讲了些什么呢？

听了“批林批孔”，宣讲了“林彪效法孔
老二克己复礼，反动透顶 ”；听了 “评法批
儒”，宣讲了“儒家开历史倒车，法家进步务
实”；听了“破旧立新”，宣讲了“儒家反动、
庸俗的人生观、 世界观必须彻底批判”。当
然，后来还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
浒》”和“批邓反右倾”。

事情并不难做。把听讲的记录和上级分
发的学习材料捏合在一起，再从报纸上抄几
段“梁效”，讲稿就攒出来了。宣讲时，不要疲
沓， 也不要亢奋。 不会有人批评你抄袭、空
洞，要的就是重叠和虚浮。师傅们的轻蔑、宽
容，我自己的下乡阅历，都明明白白地告诉
我，这不过是逢场作戏，谁当真，谁造孽。

然而，有趣的事情就发生在此时。
我惊喜地发现， 上级分发的学习材料

中，除了《论语》批注，竟然还有《名贤集》、
《神童诗》、《弟子规》和《三字经》，甚至《朱
柏庐治家格言》。对于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
程度，根本不了解批判对象的我而言，这些
材料无疑是启蒙宝库 。既云 “批注 ”，抛开

“批”，对《论语》原文的字词句它总得“注”
一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读到《论语译
注》，我才知道那些“注”尽是袭用杨伯峻先
生的。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它毕竟让我窥
见了一点点儒家经典的初始面貌。那温雅、
简洁而又铿锵、凝练的语句，浪漫、超脱而
又冷静、聪慧的意蕴，瞬间就挤扁了篇幅远
远大于原文的斥责之词。

我知道了“仁”和“泛爱众”，知道了“有
教无类”，却不觉得它们“虚伪”；我惊异于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决绝，却不相信孔
夫子会坚持人殉；我感动于“君子谋道不谋
食”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悲壮，却不
认为这是“老顽固复辟不成的哀叹”；我陶
醉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
却丝毫也感觉不到这是当老师的在“拉拢、
腐蚀青年学生”。

如此滑稽的“开蒙”，从孔夫子生活的年
代直至当今，有谁经历过，又有谁能预料到？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 看到
我拿来的批判材料，师傅们一反常态，抢着

翻看起来，还有人高声朗读。“休争三分气，
白了少年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
有远亲”；“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与人
方便，自己方便”；“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
曹”；“人情似水分高下， 世事如云任卷舒”；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强出头”……
“腐朽”的人生观、世界观，就这样肆无忌惮
地传播着。一位师傅问：“怎么不批判《百家
姓》？我家那本‘破四旧’时给烧了，公家再
给印点儿多好呀！”当时没有复印机，好几
位师傅表示要手抄《朱柏庐治家格言》。

可惜的是，我十分缺乏文化意识，当时
没有注意收集、 保存那些材料———它们至

少有版本学意义。
工人师傅在车间里随便说说， 倒没什

么要紧。那些到处作报告，辅导我们宣讲的
教授，处境可实在悲哀。本来刚刚从“干校”
回归，“文革”惊魂未定，戴罪立功，诚惶诚
恐，按统一要求给“工人理论队伍”大讲自
己根本不同意的东西，政治形势一变，又得
检讨不止，磕头如捣蒜。

在那段时间里， 我又趁机知道了一些
历史人物的名字 ， 当然只能分成儒法两
家， 非此即彼 。 我记得法家有商鞅 、 吴
起、 李悝、韩非、桑弘羊、王充、武则天、柳
宗元、赵匡胤、王安石、张居正、王夫之、魏
源、龚自珍、林则徐，儒家有孔丘、孟轲、董
仲舒、韩愈、朱熹、曾国藩、李鸿章、辜鸿铭、
林纾……对于本来没有多少历史常识的我
而言，歪打正着，知道一点儿还是比完全不
知道强。有一次，我问厂里的政工干部：法
家不是挺务实的吗？重视生产，赏罚分明，
秦国士兵砍下一个敌兵的头，就能晋一级，
我们怎么一边称赞法家， 一边批 “物质刺
激 ” 呢 ？ 谁抓生产 、 谁抓质量 ， 谁就是
“唯生产力论”， 咱是法家还是儒家？ 那位
干部什么也没说， 把一只大手伸过来， 捂
在我的嘴上。

一晃三十多年。 我看到好几位学者、
作家的回忆文字， 都谈及年轻时遭遇 “文
革”， 学校停课， 在无所事事中误打误撞，
闯进了堆积抄家物资的仓房， 发现了大量
已被禁止发行的古今中外名著， 于是如饥
似渴， 终日饱读， 甚至把书拿回家也没人
管。 这样奇特的经历， 使得他们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虚掷光阴， 日后受益无穷。 如
此说来， 我的“理论生涯”， 也可以自嘲不
算蹉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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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暴力拆迁安排个光明的尾巴

实习生 苗晓雨

在房地产圈结交不少人之后， 李承鹏
开始挖空心思地构思与拆迁有关的故事，
其中很多故事都是悲惨的。 但有一天他发
现，自己构思的这些故事，远不如现实世界
的故事更悲惨。

大约在7年前，李承鹏着手写一些房地
产专栏，在此期间认识了不少开发商、房地
产销售商还有钉子户。在与他们接触时，身
为记者的李承鹏发现， 单用新闻报道的方
式进行披露， 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写作诉
求，他尝试着换一种方式，用文学的手法来
呈现眼中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他洞悉文坛现状， 觉得现在的作家很
少有人愿意为当下的人去写作，去发声。这
些人的爱与忧愁， 他们每天最关心的诸如
房子、户口、物价、计划生育、食品安全等问
题，都没有被写成文学作品。于是他产生了
写一部拆迁题材小说的念头，并在2009年8

月开始了创作。
3个月后，小说写到将近6万字的时候，

“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了。当时，李承鹏刚
好在成都。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
反复删除， 这更坚定了他把这本书写出来
的决心。 尽管他已经发现， 小说写起来很
累，中间还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删节。

在书里， 他用自己的方式对唐福珍进
行了追念。 那个因反抗强拆而自焚的虚构
人物“唐巧珍”，几乎就是现实的翻版。

他用文学语言重述了那段被新闻记者

们反复记录过的场景：“瘦小的唐巧珍像一
个燃烧的火把，右手还高举着一只汽油瓶，
空气中响着噼噼啪啪的燃烧声， 可她动也
不动，保持着这个姿势，原来竟已烧得炭化
了……”

2011年1月，以拆迁和抗拆为主题的小
说《李可乐抗拆记》，终究问世了。

在暴力拆迁的残酷现实面前，《李可乐
抗拆记》 用文学化的手法软化了许多赤裸
的拆迁现场， 更多的是通过主人公的嬉笑
怒骂与蜕变过程来寄托作者的思考。 主人

公李可乐目睹并亲历了强拆、冲突、断臂、
自焚以及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这一系列事

件后，最终脱胎换骨，和丁香街的居民们一
起走上了“钉子户”的抗争之路。

小说里描述抗拆过程的时间维度被刻

意拉长，往往一夜之间的变故，作者却洋洋
洒洒十几页的篇幅， 但读着并不会觉得拖
沓，因为每一段章节中，总是到处穿插着百
态的人物———拆迁办主任、房地产商、菜刀
妹、诗人愤青、暴发户、妈妈桑高姐……每
一个人物特定的言语、动作、神态以及彼此
的互动， 都被略显荒诞而幽默的语言所呈
现，让人印象深刻。

在描写拆迁双方的对战上最为精彩，既
有血雨腥风来临前双方在擂台上的战前演

说，也有开战之后双方的尔虞我诈、兵来将
挡，作者运用夸张的语言营造出两军交锋的
阵仗，掺杂了众多幽默的元素，让双方的对
抗变得极富画面感。钉子户们抗拆迁的手段
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弓弩、烟花、捕鼠器、502
胶水……信手拈来，各尽其能。

据说，李承鹏创作这一部分时，一边走

访北京和成都的钉子户，听取意见，搜集素
材，一边自己发明这些新奇的抗拆手段，力
图让章节既符合生活常识， 又能体现出文
学化手法的夸张处理。

不过， 这些汇集了现实悲凉的作品，
读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 尽管情节
中有自焚， 有流血， 有伤亡， 有小人物的
倾轧与挣扎， 但是字里行间的氛围， 并未
让人感到末日般的绝望。

到最后， 李承鹏特意为故事安了一个
“光明的尾巴”， 那里 “有修葺一新的街道
和房子， 幸福生活的人们 ”。 如他所说 ：
“安排这样的结尾是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
文学不可以改变社会， 但可以改变心情，
我写小说， 还是希望大家看到希望！”

李承鹏说： “我希望拆迁的人和抗拆
迁的人都能看到这本书， 我会给利益迥然
不同的双方一句同样的话： 爱同类！”

在这场虚拟的暴力抗拆角逐中， 各方
均有收获。 主人公一路跌跌撞撞， 最终得
到了追逐已久的爱情 ； 钉子户们重返家
园， 沐浴在 “小丁香街” 幸福的晨光中；

拆迁方呢？ 或许得到了一颗恻隐之心。 李
承鹏希望， 有一天他们会明白， 铲车拆掉
的那些破旧建筑， 对自己而言可能只是一
个任务指标， 只是一堆尘土弥漫的废墟，
而对别人而言 ， 那也许就是他全部的世
界。

正如 “宜黄拆迁事件” 当事人钟如九
所说的那样。 在 《李可乐抗拆记》 的首发
式论坛上， 钟如九以嘉宾的身份亮相。 她
说： “我希望新的 《拆迁法》 的出台使强
拆被停止， 我希望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能
有一个平静美好的家。”

金应熙：叛逆还是精英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最

精彩的部分是1958年至1966年：“反右 ”
开始， 在学术界处于领头羊地位的陈寅
恪自然逃不脱被批判讨伐的命运。 有人
大张旗鼓地说：“陈从来不学习马列，也
不相信马列。 他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
的治学态度， 对封建的史书古籍做繁琐
考证， 兴趣全在于鄙琐不堪的小节———
比如杨贵妃的身体是胖是瘦， 入宫以前
是不是处女， 与安禄山之间究竟是否发
生关系等。”陈寅恪脱离大时代，躲进小
楼成一统，还居然偷偷研究处女问题，这
还了得！一时间喊打之声甚嚣尘上。

据书中描述，陈寅恪弟子、被视为史
学大师接班人的金应熙，1957年 “反右”
前，入党提干，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
任，是重点提拔对象。“反右”运动开始，

金应熙热情高涨。1958年，听到上头放出批
陈的风声， 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
府，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张贴大字报，指斥陈
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并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的“反动”。唐竿员把它
抄录下来， 哭着念给陈寅恪听， 陈勃然大
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从此，金

被刻上“背叛师门”的红字，尽管金后来负
荆请罪， 跪地求饶， 但陈只淡淡道：“你走
吧，免我误人子弟。” 决然将其逐出师门。

然而， 这场 “师门恩怨” 其实也有多
维角度。 与金亦师亦友的梁羽生， 认为他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金应熙中学在香港

读名牌英皇书院， 高中会考名列榜首， 大
学读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 年年第一。
其人性情旷达， 痴迷象棋， 博闻强记， 学
术涉猎甚广， 可谓聪明一世。 据梁回忆，
1958年， 有人问金念过多少首唐诗。 答曰
2万多首。 闻者惊疑， 因为 《全唐诗》 总
数才4万多首 。 但梁羽生对此不存怀疑 ，
因每有学生问其唐诗出处， 他都可把整首
诗念出来， 解释其中僻典， 被赞为 “懂得
加记得尤其难得。”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 金把自己
的研究重点由学术转而政治， 时常作政治
报告， 听者爆棚———左倾、 迷惘、 反思，
正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

其人散漫自由 ， 形容脱略， 并无心
机， 仍有多例可以证明。 其一： 在岭南大
学， 年轻时代的金应熙曾追求盘女生未
遂， 失魂落魄。 那年暑假， 盘女生之男友
来岭大探望， 金居然给他安排住所， 照顾
得无微不至， 自称对盘女生的情感早已升
华———其性情可见一斑 。 其二 ： 据说 ，
“四人帮” 被打倒后， 公安部门请金应熙
作一个报告。 讲完他一个人回去， 走到街
上， 蹲下观棋。 正有警察跑来赶走这些阻
街的人。 他起身慢， 被猛地踢了一脚。 警
察一看， 吃了一惊， 这不是刚才作报告的
那个人吗。

历史的大漩涡，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
落。 当时的气氛， 按照岳南的描述， “站
在无产阶级阵营中的 ‘革命者’， 如饥饿
的狼群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 嗅到远处密
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 野性横生， 对猎物
追逐、 捕杀、 撕咬。” 金的选择， 是品性
使然 ， 还是历史必然 ？ 是缘于内心的主
义， 还是迫于生存利益？ 是纠结于犹疑多
思的心性， 还是恐惧于政治高压的威慑，
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按梁羽生的说法， 其
中包裹一种 “甚难评说的人生”。

梁羽生在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一

文中为金应熙一辩： “陆键东的 《陈寅
恪的最后二十年》 中说到金应熙谈陈寅
恪对历史现实的情感倾向时， 有意识地
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只就

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 那也是众所周知
的 ， 并非只是至亲好友才得与闻的私
隐。 论者若据此云是 ‘出卖’ 或 ‘践踏
信赖与私谊’ 似乎有点言重。”

也有人说金善于观察风向， 开会时
往往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
梁羽生道， ……即使是， 以金的聪明和
特强的记忆力， 何须花此笨工夫？ 中学
生的辩论比赛往往临时抽签决定正反两

方， 可以即时发言， 金应熙岂有不能之
理？

在政治风潮席卷之时， 准备两份发
言稿的人， 实在不在少数。 岂止彼时？
即使现世， 墙头草、 见风掌舵， 仍是万
能的生存智慧———历史大事件， 往往将
人逼仄到最后一刻方能考量其品性质

地。 不能进入历史的
小事件， 也处处显现
对品性质地的逼仄与

考量。 你又准备几份
发言稿呢？

歌词两端系着
不同的人生

林特特

小时候，我爱读歌词。
一有钱，我就去买《舞台与银幕》。那

份报纸上， 有我最喜欢的新歌词栏目。
“又见雪飘过”、“风吹来的砂”……往往，
没听到这些歌前，歌词我已熟读。

那时， 学校的音乐课本多是各族民
歌； 这满足不了我热切想进入成人世界
的心；而“太阳出来了，喜洋洋噢”也不如
“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给我更直观
的文字美。

一日， 我买了本书，《流行金曲一百
首》。书中，每一页是一首歌，印着简谱和
歌词。

“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
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 十几年前
的一个夏日， 我们五六个女生围着一张
课桌，用胳膊肘做镇纸，对着《流行金曲
一百首》中的一页低声唱。

《恋曲1990》带给我极大震动。现在，
我才能准确表达它： 除了来自成人世界
的情感，我没见过这么奇特的词语拼接，
以及这种拼接构成的意象。

这首歌的下一页是 《爱上一个不回
家的人》。我们羞赧地笑，唱得更低了。

“不回家的人”、“不开启的门”、“眼
神”、“双唇”……此前，我背诵过许多诗
词，我知道那是韵，但流行歌曲更为凸显
了韵的魔力。两个月后，我在书店发现一
本淡绿色封面的《诗韵新编》，想到“人”、
“门”等等，如获至宝。

歌词是一场正统教育外的文字启

蒙。
从 《流行金曲一百首 》起 ，我开始

关注词作者 ：厉曼婷 、娃娃 、陈乐融 、林
夕……名单越来越长。 我想象他们的模
样，为他们的词想出种种境地。我还自创
一个游戏：看到一首好词，便随意掩住一
个字，填字、猜字，再看原字。高三，我在
同桌手抄的《笑红尘》上，用指肚按住两
个字，再放开，恰是我猜的“逍遥”。那一
瞬间的欣喜，如在词的两端，和作词人相
视一笑。

后来，我读到《笑红尘》背后的故事。
词作者厉曼婷称，那时，她刚进滚石

不久，恰逢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
要写主题曲。当天下午，她在咖啡馆坐了
两个小时， 回来后就交稿了。 李宗盛看
完，一言不发，只是一直盯着她，用“蛮严
肃的眼神”。

我没想到这便是一首词的生产流

程。
这故事和其他类似的一同出现在

《我，作词家》中。我翻着该书目录，那些
名字我都关注过啊。今夕何夕，像一场揭
秘。

原来，陈克华是诗人出身；方文山写
了一百首歌词四处投稿， 只得到一个回
复。

许常德是“标准的电视儿童”，又自
认为擅长写作，于是决定创作歌词。一个
月内，他写了70多首，后来，便和齐秦签
约了。

林秋离为追求妻子熊美玲而作词，
直至他的《哭砂》被传唱一时，熊美玲的
哥哥们才“确定妹妹不会饿死”。

原来，一首歌词的诞生要历经下单、
采购、竞标、生产等流程。词作者得面对
随时可能做无用功的 “大比稿” 竞争方
式； 作品会被无缘无故地修改， 十一郎
称，有的歌词“改出来，我看了会昏倒”，
而厉曼婷干脆当场宣布，某某的曲，别找
她填词。

原来，他们对时下的歌词颇有非议。
杨立德评，“歌词是一个思想”，但现

在的歌词“没有思想”。丁晓雯则说，“现
在很多词在文法上不通。”

但， 写出好歌词让他们有创作的快
乐。

还是杨立德，“在黄金时代， 写了些
经典的歌”，“那些作品影响了当时青少
年的思考”，让他觉得有成就感。陈乐融
把写歌词喻为 “文字与音乐的拔河”，但
“成就一个关乎七情六欲的微型戏剧”让
他深深陶醉。

握着《我，词作家》，我又想起我的那
本《流行金曲一百首》了。

我想过的种种境地逐一被驳回，但
歌词背后的故事， 那些词人真实的形象
逐渐清晰。

我在书店的查找系统上搜到与之相

关的书 ，《词家有道 ： 香港16词人访谈
录》、《亲爱的， 我们活在最好的时代》、
《原来你并非不快乐》……

其实，在词的两端，施与受的人毫不
相干。

但我突然意识到， 一本书可以为一
本书作解；一类书可以还原一个情结；在
书的两端，是时光给时光答案。

（上接1版）
据了解，中央有关部门最近已经确定，

中央财政补助的大学生村官名额将从20万
增加到30万。加上各地自行选聘的，预计到
2015年将达到40万人， 覆盖三分之二的行
政村；到2020年将达到60万人，实现“一村
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

从“学生娃”到“多面手”
在贵州息烽县鹿窝乡华溪村群众中流

传着这样一句话：“邻里思想做不通， 就找
村里张支书。”

百姓口中的这位“张支书”名叫张锋，
2009年从贵州民族学院法学专业毕业后，
被鹿窝乡党委派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

点村———华溪村挂任党支部副书记， 主抓
综治和调解工作。

“当时村里确实比较乱，姓氏之间、村
组之间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扯皮。”张
锋说。为了从根子上化解村民矛盾，他从抓

“党务公开”“村务公开”着手，将村里的大
事小情置于阳光之下， 避免了村民之间的
相互猜忌。同时，经常进组入户，为群众发
家致富出点子、想办法。

渐渐地，原来把他当成“学生娃”的村
民们接纳、信任了他，思想上的问题总喜欢
找他摆谈，张锋成了和谐村居的“民事调解
员”。今年3月，他还被聘为息烽县争创“全
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工作信息员。

张锋并非一个特例 。“大学生村官计
划”启动以来，各地为大学毕业生搭建了一
个个展示才华的舞台，让他们发挥特长、积
累经验、锻炼本领。如今，从“象牙塔”走出
来的“学生娃”，渐渐变成了农村基层工作
的“多面手”。

在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后陈村， 大学
生村官沈李利2008年当选为村党总支委
员，去年任村党总支副书记。在后陈村几年
的摸爬滚打，他去掉了身上的“书生气”，成
为一名做群众工作的行家。

在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刘庄镇青山湖

村，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大学生村官刁海
涛，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大力开展党建
工作，改变了原来党支部混乱、党员拉帮结
派的状况，赢得了村民一致好评。

“许多大学生村官谈道，天天与群众打
交道，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增强了
解决实际问题、做好具体工作、带领群众致
富的能力。”中组部组织二局有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截至目前，累计有753名大学
生村官被选任为乡镇领导干部，1.5万名大
学生村官进入公务员队伍。全国共有3万名
大学生村官带头创业， 占在岗大学生村官
总数的14.7%。

从“外乡人”到“家里人”
“我是农村人，我愿意扎根在农村！”从

村支书助理到村支书， 大学生村官姚斌在
贵州省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回龙镇坪

寨村一干就是五年。2010年的换届选举中，
他高票连任村支书， 成为兴仁县唯一一个
由村支部党员选举产生的大学生村官。

像很多大学生村官一样， 初来乍到的

姚斌也曾遭遇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被村民
视为“外乡人”的他刚开始工作时感到十分
吃力。但姚斌没有回避，而是主动起来，慢
慢适应、熟悉工作。

为了修通一条可供农机通行的道路，
姚滨和村干部一起多方筹措资金，带领村民
出工出力。 了解到村民熊正明生活困难后，
他及时找有关部门协调，为熊正明家申请到
了粮食补助、 低保和18500元的农危房改造
补助。2010年大旱之年， 他带领村两委干部
为困难群众送水送粮，坚持数月之久……

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从帮助村民
办理一件件“小事”起步，姚斌逐渐获得了
村民的信任。如今，在村民眼里，他早已从
一个“外乡人”变成了“家里人”。“他为我们
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实事，我们信任他，
希望他多干几届。”村民龚修建说。

三年来， 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村官到农
村基层后，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村民朝夕相
处，有的还同吃同住，在田间地头赢得了农
民的信任，与农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浙江余姚市阳明街道北郊村村委会

换届选举中，28岁的大学生村官鲁炎锋当

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 成为全市本次村
委会集中换届中当选的首位“大学生村官”
主任。

“村班子‘新人’涌现，表明大学生村官
正完成从‘旁观者’到‘群众贴心人’‘当家
人’的能力升级，也证明地方党委政府多年
来倾注的心血得到了丰厚回报。”余姚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丁晓芳说。

数字显示，从去年流动的情况看，大学
生村官中有48%的人选择了留村任职 ，比
例相对较高。目前，全国已有3.5万名大学
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逐步成为新农
村建设的带头人。

从刚进村时吃饭都是问题，到现在“走
到哪家门前就吃哪家”，在陕西省武功县农
村任职的大学生村官韩熠， 正和同伴一起
种田，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在农村的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韩熠说， 春天来了， 不光要把种子种在地
里，也要把希望播种在春天里。

（执笔记者周英峰， 参与采写记者陈
晨、石新荣、蒋芳、赵春晖、李亚彪、王澄澄、
王海鹰、潘林青）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大学生村官为基层组织增添新鲜血液

（上接1版）
曾祥忠称，2004年文物保护部门对靖

江王陵保护区的私坟进行调查， 当时保护
区内有不到3万座私坟，但目前这个数据已
经增长到了6万座以上。他说：“靖江王陵所
在的尧山在古代是‘桂林八景之一’，现在
可以称得上是‘桂林一大怪’———王陵变成

乱坟岗。”

监管严重缺失 王陵乱象丛生

在前往靖江王陵调查的途中， 记者发
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路边悬挂着各式各样
有关“修老坟、葬新坟”的广告；在王陵周围
有不少等待着为雇主迁坟、建坟、清除杂草
的村民。

记者刚下车就有几名村民上来询问是

否要选地修坟。 一名村民介绍说：“这里是
明朝的王陵，风水好价格又优惠。公墓要几
万块，我们只要几千块。”

村民称他们都是附近挂子山村的村

民，修坟的地是村里的集体土地，每座坟的
费用在四五千元不等，主要包括地皮费，水
泥、石块、石碑等材料费和人工费，越靠近
王陵封土堆和神道石像，地皮费就越贵。修
坟业务由村民小组统一管理， 坟主要先将
费用交到村民小组有关负责人手上， 再由
负责人进行分配。 负责修坟的村民得到的
是人工费， 而每年年终村民都会从村民小
组得到一定的分红。

记者发现， 王陵保护区内的坟主除了
桂林本地人外，还有不少来自湖南、广东等
地。村民说：“有的坟主是外省的，清明节和
平时没有时间来护理坟墓，我们还可以提供
日常管理服务。就像房地产公司一样，坟主
选好地方， 我们提供地皮包工包料修好坟，
还有像小区物业管理一样的一条龙服务。”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现如此乱

象，其背后是有关部门监管的缺失。

记者问村民：“你们在王陵修坟有人管吗？”
一名村民说：“这些都是我们祖祖辈辈

的地，谁来管呢？在这里修坟，我们村还可
以提供发票。”

记者问：“靖江王陵可是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在这里修坟算不算违法？”

村民回答：“哪里有什么违法的呢？要
是违法，政府早就来管，来查了。”

部门互相推诿 政府难辞其咎

6万多座私坟何以堂而皇之地侵入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关部门的监管究
竟存在什么问题？

说起靖江王陵的保护， 曾祥忠十分痛
心。他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桂林市因城
市扩建将几千座民坟迁入靖江王陵保护区

域， 在王陵核心区还建成了一个火葬场，
“当时政府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造成私坟
入侵的局面”。

曾祥忠表示， 大量的私坟入侵进入靖
江王陵保护区， 背后有殡葬主管部门的纵
容和不作为。 自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成立
以来，就不断提出要清理保护区内的私坟，
但一直没有清理。“政府不但没有清理，反
而让保护区成为接纳其他地区清理私坟的

地方。” 曾祥忠也曾与周边村民多次交涉，
由于文物部门没有执法权， 结果遭到村民
反驳：“人家民政和国土都不管， 与你文物
部门有什么关系？！”

面对监管不力的指责， 桂林市殡葬管
理处办公室主任蒋汝新说：“民政部门也没
有执法权，你让我们怎么管？我们几次进去
调查，都被村民围攻。光靠我们一个部门根
本管不了。”

蒋汝新表示，2005年来，桂林市殡葬管
理处曾针对桂林市乱埋散葬情况进行多次

调查，并形成报告提交给桂林市政府，建议
政府对包括靖江王陵在内的乱葬私坟进行

清理，但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这个问题真的难解决吗？关键是政府

要不要下决心，投入力量去做。”蒋汝新称，
桂林市乱埋散葬的私坟每年以1000座的速
度递增，这个问题越拖下去就越难解决。为
此，殡葬管理处曾与公安、国土、城管、文物
等多个部门进行商谈，各部门都表示支持，
但“因为没人牵头，没有经费，也就一直拖
了下来，没有办法制止私坟蔓延”。

如何才能将靖江王陵的私坟清理出

去，还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静？
蒋汝新表示必须进行综合治理， 由辖

区政府牵头将公安、城管、文物、土地等凡
是涉及的单位组织起来进行清理。

曾祥忠提出， 要清理私坟首先要将火
葬场搬迁出保护区；其次，政府要让老百姓
有地方可以安葬，不让他们乱葬。政府必须
拿出一片地来， 集中安置保护区内的这些
私坟。 新华社南宁5月9日电


